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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伊始ꎬ罂粟传入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ꎬ旋即区域内各族

群与力量悉数席卷入鸦片种贩的市场网络ꎮ 文章在述及鸦片蔓延背景之基础上ꎬ考察

了鸦片收割、采购、贩运过程中的特有区域历史景象:赶烟会、袍哥烟帮ꎮ 继而ꎬ汉人士

绅就鸦片种禁问题与地方政府展开的互动ꎬ则在区域族群政治层面上呈现出鸦片市场

网络触角的深度与广度ꎮ
〔关键词〕民国时期ꎻ杂谷脑河流域ꎻ鸦片种贩ꎻ族群政治

一、罂粟传入杂谷脑河流域背景

自清雍正年间鸦片由印度流入中国ꎬ至清晚期四川便成为了国内最大的鸦

片生产和消费区ꎮ〔１〕１９０６ 年四川地区生产的烟片竟占全国总量的 ４０％ ꎮ〔２〕１９１０
年至民国初年间ꎬ在四川总督赵尔巽的主持下ꎬ当局开展了较有成效的禁烟运

动ꎮ 好景不长ꎬ在“南北分治”与军阀纷争的局势下ꎬ１９１８ 年以后四川地区罂粟

再度蔓延开来ꎮ〔３〕

即便如此ꎬ没有直接证据表明ꎬ晚清时期杂谷脑河流域曾有过罂粟种植与贸

易ꎮ 反倒是ꎬ甘堡屯末代守备桑梓候回忆ꎬ１９１９ 年前后始有人从黑水、小金带入

烟籽ꎬ并在此流域试种ꎮ〔４〕 勿论 １９１９ 年这个具体的时间是否精准ꎬ至少可以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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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自民国初年开始ꎬ鸦片逐步在川西北地区种植与贩运ꎮ 亦可知ꎬ罂粟种植进

入杂谷脑河流域之前ꎬ其周边的黑水河流域、大渡河上游之小金川地区ꎬ因禁政

松弛ꎬ已经有鸦片种植的现象ꎮ
需厘清的是ꎬ罂粟种植与鸦片消费的区别ꎮ 地方头面人物曾回忆ꎬ清末民国

初年ꎬ从内地前来理番从政的官员几乎均有“吸大烟”的习惯ꎬ而且在官场中ꎬ鸦
片成为了彰显排场的招待品ꎬ吸食工具也是非常豪华ꎮ 受此风尚的影响ꎬ杂谷

脑、通化等地的地方上层人士、五屯守备纷纷效仿ꎮ〔５〕 由此或可推断ꎬ清末民国

初年的杂谷脑河流域之官场与地方上流社会已有消费鸦片的情形ꎬ不过ꎬ在流域

内种植罂粟则是在稍后的 １９１９ 年左右发生ꎮ
罂粟在流域内的大规模种植ꎬ得益于三个因素ꎮ 其一ꎬ杂谷脑河流域寒冷干

燥、降水稀少、光照强烈ꎬ种植作物的土壤以沙质土、黄土为主ꎬ〔６〕 此条件适宜耐

寒、喜光照的罂粟生长ꎮ 其二ꎬ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ꎬ鸦片轻便而易携带ꎬ利润又

极高ꎬ这激发了各族群种植鸦片的热情ꎮ 其三ꎬ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ꎬ在于

四川地方军阀纷争的效应ꎮ
民国时期四川军阀统治的主要特点是防区割据ꎬ防区的大小与军阀势力的

强弱息息相关ꎮ〔７〕 防区之内ꎬ军阀有截留税收ꎬ把持捐税ꎬ委任财政官吏的权

力ꎮ〔８〕民国 ７ 年 ７ 月ꎬ军阀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名义ꎬ发布“四川

靖国各军卫戎及清乡剿匪区域表”ꎬ此表显示包括杂谷脑河流域在内的川西北

岷江上游、大小金川地区之 ８ 个县境ꎬ归属“第九区”ꎬ由西路汉军管辖ꎮ 次年ꎬ
此区域之大部分地区(５ 个县)ꎬ划归“屯殖驻防区域”ꎮ〔９〕 民国 １１ 年(１９２２)ꎬ四
川大邑系军阀刘成勋(号禹九)ꎬ出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ꎬ〔１０〕 其势力触及川

西北地区ꎬ刘成勋部队的第八混成旅即进驻杂谷脑河流域ꎮ 结合桑梓候的回忆ꎬ
可推断 １９２２ 年是罂粟在流域内蔓延开来的时间节点:

１９２２ 年理县驻军是四川军阀刘禹九的部队第八混成旅ꎬ旅长郑世斌ꎮ 当时

理县已有少数农民自发地种烟ꎮ 据说ꎬ当时的县知事、绅粮、屯官、团总等要求在

理县大量发展鸦片业ꎬ郑世斌同意这一要求ꎬ但他规定每年必须缴两万银元给第

八混成旅作军饷ꎮ 县府包下这两万银元捐税ꎬ分摊到给乡屯ꎬ从此ꎬ理县开始大

量种植鸦片ꎮ〔１１〕

若引文所述ꎬ尽管 １９２２ 年之前杂谷脑河流域已经有零星鸦片种植ꎬ不过ꎬ促
使其鸦片普遍化的主要助力ꎬ在于四川军阀与理番当局利益妥协之结果ꎮ 换言

之ꎬ１９２２ 年伊始ꎬ鸦片种植从秘密或者半公开转为公开状态ꎮ 此后ꎬ尽管控制杂

谷脑河流域的军阀时常易主ꎬ不过四川军阀控制川西北地区罂粟种植、贩运的局

面却从未改变过ꎮ〔１２〕

二、“赶烟会”与区域社会面貌

“赶烟会”ꎬ是杂谷脑河流域当地人关于收割、采购鸦片的专有名称ꎮ 每年

农历 ６ － ９ 月ꎬ即为赶烟会的集中时间ꎬ此时段总会形成区域内外人群的繁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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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ꎮ
其实ꎬ除去高山远寨ꎬ杂谷脑河流域大部时常需要应付四川当局禁烟运动ꎬ

故而流域内的罂粟种植时断时续ꎮ 与之相反ꎬ禁政鞭长莫及的后番(黑水河流

域)、四土(梭磨河流域)、懋功(小金川流域)ꎬ不仅鸦片种植规模大ꎬ而且鲜有中

断情形ꎮ 由此ꎬ上述三个地区在鸦片种植时节、尤其是收割时段ꎬ均会形成巨大

的劳动力空缺ꎮ 与之毗邻的杂谷脑河流域各个族群、以及四川内地汉人ꎬ均定期

蜂拥前往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内地汉人进入后番、懋功、四土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借道杂

谷脑河流域的相关沟谷ꎮ 比如龙溪沟、三岔沟、孟董沟是前往后番赶烟会的传统

通道ꎻ梭罗沟、红桥沟乃进入懋功的重要孔道ꎻ而来苏沟则是前往四土的必经之

路ꎮ 也就是说ꎬ尽管赶烟会的核心区域不在杂谷脑河流域ꎬ可是后番、四土与懋

功地区ꎬ却依赖于杂谷脑河流域的地理、人群与市场的衔接作用ꎬ惟其如此ꎬ上述

地域才结合为一个鸦片种贩的区域整体ꎮ
譬如ꎬ杂谷脑下游民众ꎬ其赶烟会的目的地均指向后番ꎮ 当地人所指的“后

番”区域地理边界较为模糊ꎬ主要覆盖黑水河流域的三龙、赤不苏、维古、色尔

古、麻窝等大片地域ꎮ 赶烟会的人群ꎬ须翻越杂谷脑河下游北岸的龙溪阿尔沟、
通化三岔沟、孟董沟以及其他支沟、或者较小的沟域ꎬ方可抵达后番ꎮ 民国时期ꎬ
后番名义上归属理番县ꎬ实则由当地头人分而治之ꎬ他们均有大片土地种植罂

粟ꎬ而且通过贩卖鸦片而换得物资、枪支弹药ꎬ继而拥有了不可小觑的本土武装

力量ꎮ 当年曾数次结伴前往赤不苏曲谷头人王泰昌家赶烟会的桃坪罗山寨羌民

杨万清ꎬ对此段经历记忆犹新:
国民党时候ꎬ后番没有人管得了ꎬ那里就普遍种烟ꎮ 我们这儿一带的人ꎬ在

６ 月间开始就要去后番赶烟会了ꎬ当时我们主要是去给王泰昌家割烟ꎮ 那个时

候热闹哦ꎬ一路去的曾头、桃坪一带的年轻人多得很ꎬ外头进来的安岳、乐至到处

都有ꎮ
去后番主要走两条路线ꎮ 第一条是走通化三岔沟ꎬ翻“余祝谷” (Ｔｕ － ｊｕ －

ｇｕ)梁子ꎬ再走是牛场ꎬ滴水岩窝、塔子、到“黑钵六寨”ꎬ比如“马塘寨” “而语

寨”ꎬ那里就是王泰昌的地盘了ꎮ 另外一条是进入龙溪沟的三座磨、十座磨、长

岩窝、到龙池ꎬ再到三齐 １８ 寨ꎬ那里是张天云舵把子的地盘ꎮ 我们最经常去的还

是王泰昌的“黑钵六寨”ꎮ
王泰昌家鸦片田超过 ２００ 亩ꎬ每天割烟的都至少有几十人ꎮ 割烟就是割生

烟ꎬ生烟又叫露水烟ꎬ一大早就要去烟田ꎬ一人一天可以收 １０ 两左右生烟ꎬ一两

生烟可以熬成 ５ 钱熟烟ꎮ 割鸦片烟呢ꎬ一天得 ５ 钱烟ꎬ这个就是我们的工钱ꎮ
每次从后番赶烟会回来ꎬ在我们这边一钱熟烟可以换到 １ 斗粮食ꎮ 基本上ꎬ

赶一次烟会ꎬ可以拿回 １０ 两左右熟烟ꎮ 我们不敢把烟放在身上ꎬ因为三岔沟口、
通化、龙溪阿尔、东门外都有关口ꎬ守关口的是国民党的保安队ꎬ被查到就 １０ 两

烟抽 ２ 两ꎮ 我们有办法ꎬ就是讨好烟帮ꎬ给烟帮背东西ꎬ不要工钱ꎬ请他们帮我们

—６９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１１学术史谭



运烟ꎮ 国民党保安队不敢检查烟帮ꎬ这个样子就可以顺利通过关口ꎬ把烟拿回

去ꎬ一次可以挣得 ２ 万多块钱ꎮ〔１３〕

除去杂谷脑河流域与内地汉人烟商在后番、四土、小金的活动ꎬ以甘肃回商

为核心的西北烟商同样引人注目ꎮ 毋庸讲ꎬ西北回商是一个笼统的说法ꎬ其骨干

乃甘肃洮州临潭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群体ꎮ 民国 ２７ 年ꎬ顾颉刚深入西北考察ꎬ临
潭旧城往昔的商业繁盛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故旧城商务ꎬ东至陕西ꎬ更
沿江而达津、沪ꎬ西赴青海ꎬ南抵川、康ꎻ北及内外蒙ꎬ当民国十七年未破坏前ꎬ其
繁荣可想也ꎮ” 〔１４〕由此或可推断ꎬ至晚在民国时期ꎬ洮州临潭回商的贸易版图已

经覆盖了川康藏区ꎬ自然包括贸易路线上必经的川西北地区ꎮ
民国中后期ꎬ洮州回商在黑水、小金川、梭磨河流域空前活跃ꎬ而让市场格局

发生如此剧烈变化的诱因正是鸦片在此地区的广泛种植ꎮ 此时期ꎬ洮州回商的

贸易重心已经由过往的茶叶和食盐ꎬ转移到了利润空间更大的鸦片贸易上ꎮ 不

用讲ꎬ透过鸦片贸易ꎬ他们与四土、后番(黑水)、懋功、杂谷脑等地区的人群均发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交往ꎮ
以茶叶、药材为贸易大宗的清季民国时期ꎬ四土地区完全附属于杂谷脑市

镇ꎬ依克里斯塔勒(Ｗａｌｔ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之见属中心地的“补充区域”ꎮ〔１５〕 不仅如

此ꎬ以杂谷脑市场为依托ꎬ四土与草地接壤的马塘地方还一度成长为商贸要地ꎮ
若边疆服务部川西区主任崔润德所言:“马塘在鹧鸪山之阴ꎬ在商务上是杂

谷脑的尾闾ꎬ在交通上却是四土的中心ꎮ 以前草地进出口的商货ꎬ如茶布药材皮

毛等ꎬ多经马塘而至杂谷脑ꎮ 少有取到松潘的ꎬ因沿西路的路程ꎬ要比北路(按:
经松潘)缩短四天ꎬ所以往来草地的商人ꎬ都舍松潘而走马塘ꎬ马塘因此遂

成为四土之商业中心ꎮ” 〔１６〕就马塘作为杂谷脑、四土、草地间商业要锁的认识ꎬ崔
牧师的论述是恰如其分的ꎮ 不过ꎬ在极短的时间里ꎬ卓克基土司管辖的马尔康就

转而成为了川西北鸦片交易的中心ꎬ大有补充区域转换为中心地的迅猛态势ꎬ其
直接的推动力主要就是洮州回商的烟土生意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民族调查组对此

情形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回商多来自甘肃洮州等地ꎬ他们中间以行商为主ꎬ自马尔康开始大量种植鸦

片以来ꎬ他们大批来此贩运鸦片ꎬ其中资本大的达数万元(银元)之巨ꎮ 每当阴

历八、九月间甘肃商人带着棉布、面粉、铜器、枪弹等来马尔康赶烟会ꎬ他们临时

在马尔康帐幕驻扎ꎬ通常都有几百顶帐篷ꎮ 甘商又把马尔康的鸦片运回甘肃ꎬ再
转运新疆等地ꎮ 马尔康成了四土、大金、小金、绰司甲的鸦片集散地ꎬ也成为

四土的重要集镇了ꎮ〔１７〕

若把洮州回商视作一个单纯的商业群体ꎬ则显然低估了他们在川西北区域

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能量ꎮ 民国 ３２ 年ꎬ于式玉就曾见识了洮州回商与麻窝头人苏

永和的非凡关系ꎮ 麻窝衙门里长期有甘肃临潭回商下榻ꎬ于式玉了解到ꎬ其中有

临潭王姓商人与苏永和为世交ꎮ 黑水地区头人间时常械斗ꎬ苏永和与其兄长苏

永清曾两次逃至临潭避难ꎬ苏永和曾在“王回回”的岳家一住就是五年ꎮ 于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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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ꎬ西北的回商经马塘取道黑水流域ꎬ几乎都驻扎在芦花衙门ꎬ此地也就成

了临潭回商向外活动的根据地ꎮ〔１８〕苏永和与临潭回商构建起了互助关系ꎮ
反过来ꎬ通过与洮州回商的贸易往来ꎬ为苏永和左右川西北高原、尤其是四

土之梭磨地区局势ꎬ提供了财力支撑ꎮ 若林耀华所言ꎬ四土之梭磨土司的动态如

何ꎬ直接影响嘉戎民族的命运ꎮ 他观察到ꎬ苏永和通过武力征战、婚姻关系、政治

手腕而控制包括梭磨在内的四土ꎬ继而“成为近现代嘉戎民族唯一的领袖人

物”ꎮ〔１９〕总体上ꎬ林耀华的阐述较为深刻地洞悉了当时嘉戎四土的政治局势ꎬ不
过ꎬ其视野稍显狭窄ꎬ倘若林氏如同于式玉伉俪一般在甘南与黑水有过实地考察

经历ꎬ就会明了苏永和的背后还有洮州回商、甚至甘南拉卜楞寺势力的支持ꎮ
数年后ꎬ民族调查者进入了川西北草地ꎬ其考察报告在侧面上证实了上述假

设ꎮ 阿坝是川西北草地的最大部落ꎬ但该部落在扩张的过程中ꎬ却在南北两个方

向分别遭遇了黑水与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势力的钳制ꎮ 中阿坝部落与夏河方面曾

发生数次械斗ꎬ芦花头人苏永和则站在夏河一边ꎬ他曾在芦花诱杀阿坝土官ꎮ〔２０〕

而夏河拉卜楞寺地区错综复杂的族群政治关系中就有马步芳回民武装力量的声

影ꎬ〔２１〕马步芳急于涉猎川西北皮毛药材和鸦片贸易ꎬ夏河藏民向阿坝地区的扩

展ꎬ即是他所推动的ꎮ〔２２〕

由此观之ꎬ西北回商进入了四土、黑水、小金及其周边地区ꎬ形式上其活动范

畴非常明确ꎬ即是采运烟土ꎮ 不过围绕此特殊商品的种植、收割、采购各个环节ꎬ
诸多族群与政治势力均席卷其中ꎮ 也就是说ꎬ赶烟会把成都平原、杂谷脑河流

域、四土、后番(黑水)、小金、阿坝草地、甘南夏河、洮州等等大片区域以及其间

的各色人群串联了起来ꎬ勾勒出了一幅民国时期川西平原—川西北高原—甘南

间族群接触的历史景象ꎮ

三、鸦片贩运与袍哥烟帮

多数时候ꎬ民国政府与四川当局明禁暗弛ꎬ四川军阀插手鸦片贩运以扩充军

费、壮大实力ꎬ使得诸多当事者ꎬ均希望在鸦片贸易中“钻政策的空子”ꎬ如此情

境自然造成烟土运输的高风险性ꎬ非武力押运而不可为之ꎮ 那些专门从事武装

运输鸦片的人群或者势力即是烟帮ꎮ
杂谷脑河流域在内的鸦片运输过程中ꎬ烟帮与秘密会社ꎬ即袍哥ꎬ自始至终

交织在一起ꎮ 清季民国时期袍哥在四川地区的蔓延有诸多因素:传统小农经济

加速商品化ꎬ继而带来了市镇经济的发展ꎻ清季民国动荡的社会局势中ꎬ出现大

量难民、散兵游勇ꎬ传统社会组织难以将其整合ꎬ国家对此亦素手无策ꎮ〔２３〕同时ꎬ
贩运鸦片的高风险ꎬ需要“群体的力量、广泛的关系、严密的网络”ꎬ〔２４〕不消说ꎬ袍
哥与此市场需求一拍即合ꎬ很快便与烟帮建立关系ꎬ甚而袍哥本身与烟帮融为一

体ꎮ
川西北山区与袍哥的接触ꎬ或可追溯至清末宣统二年(１９１０)ꎬ当时的川西

灌县袍哥舵把子张捷先就曾进入岷江上游地区ꎬ并在威州筹建袍哥码头“恒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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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ꎮ〔２５〕而汶川瓦寺土司索代庚便是早期此区域(包括杂谷脑下游地区)的袍哥

首领ꎮ〔２６〕民国初年ꎬ袍哥在杂谷脑流域之腹心地区杂谷脑建立码头ꎬ堂号“吉安

公”ꎬ后改名“协兴公”ꎮ 其堂口名为“凤山沱水松柏堂”ꎬ而松柏堂便是附属于杂

谷脑陕西会馆的关帝庙ꎮ〔２７〕由此可知ꎬ陕商与袍哥曾相互依托ꎬ各自谋求在族群

边缘地区的利益ꎮ
表 １　 民国时期杂谷脑流域的袍哥码头堂号

资料来源:访谈当地知情人士ꎬ并参考«理县志»ꎮ

不过ꎬ直到罂粟在杂谷脑河流域及其周边后番、大小金川、四土的普遍种植

之时ꎬ袍哥才真正在流域内建立更加广泛而严密的组织体系ꎮ 对于此段历史ꎬ当
地人的记忆非常清晰:

这条沟一路上来ꎬ威州、通化、薛城、兴隆场(杂谷脑)算是比较大的袍哥码

头ꎬ甚至翻过鹧鸪山的马塘也有ꎬ它是杂谷脑码头的分号ꎮ 不要说这些有市场的

地方ꎬ就连村寨里头都有袍哥ꎮ 这样说吧ꎬ上至土司头人、守备、乡长ꎬ下至保长、
小商号、小混混ꎬ都加入了袍哥ꎮ 我们这条沟的袍哥呢ꎬ有跟外头灌县的袍哥大

爷些建立了关系ꎮ
运烟土就更不消说了ꎬ军阀就是袍哥大爷ꎬ烟帮是袍哥的ꎬ他们来这边或者

里头的四土、后番、小金这些地方运烟土ꎬ理番的袍哥就要照顾嘛ꎬ当然也要分些

油水ꎮ 可以说袍哥把鸦片运输完全控制了ꎬ保安队、缉烟队根本不敢过问烟帮的

事情ꎬ一路畅通无阻ꎮ 一般人想运点烟土出去ꎬ风险就大了ꎬ一路都有卡子要查ꎬ
还有土匪、浑水袍哥半路抢劫ꎮ〔２８〕

可知ꎬ烟土贩运与袍哥在流域内的蔓延是相互发生的关系ꎮ 烟土贩运的高

利润刺激袍哥组织的发育ꎬ同时也为其运转提供资金保障ꎮ 反过来ꎬ袍哥把流域

内的各个族群实力派人物均纳入其严密的组织体系中ꎬ使得地方政府禁烟主张

基本无力付诸实施ꎬ充其量也就是沾点油水而草草收场ꎮ
—９９１—

民国时期川西北鸦片种贩与族群政治



需要说明的是ꎬ本研究提及的烟帮多由川西内地袍哥组成ꎬ杂谷脑流域的袍

哥则是与这些烟帮合作ꎬ甚至依附于内地烟帮ꎬ请其护送烟土出山ꎬ鲜有本地袍

哥组成烟帮的情形ꎮ 杂谷脑老街刘顺睦尚记得先父刘心静与烟帮合作的往事:
我小的时候ꎬ杂谷脑帮派林立ꎮ 我的父亲刘心静参加了袍哥ꎬ是五哥、外管

事ꎬ负责接待外来的兄弟伙ꎮ 他还有个行政职务ꎬ就是杂谷脑第一保保长ꎮ 我的

二姨给磨子沟刘龚柏当三姨太ꎬ刘家跟成都军阀有关系ꎬ刘龚柏的兄弟刘耀逵是

国民党的师长ꎮ 抗日战争时候ꎬ刘龚柏帮中央军买过马匹ꎮ 所以我父亲依靠这

些关系可以做枪支、鸦片生意ꎮ 那时候ꎬ他们在小金两河口一带租地种鸦片ꎬ还
贩卖枪支弹药ꎮ 他们请烟帮武装护送烟ꎬ翻牛头山、巴郎山ꎬ运到灌县的园东场ꎮ
烟帮兄弟伙大多是灌县、郫县、大邑县、街子一带的人ꎬ全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

子ꎬ头尾有机枪开路、断后ꎬ中间是背脚的和骡马ꎮ 如果不请烟帮ꎬ小股的土匪就

可以把他们捡了ꎮ 烟帮按所护送烟的量来抽油水ꎮ 有名气的烟帮是灌县的袁学

东、灌县河西的宋国泰ꎮ〔２９〕

从刘顺睦的回忆即容易看出ꎬ袍哥、烟帮、军阀等势力之关系极为错综复杂ꎬ
鸦片的运输与销售中他们分工明确ꎬ其利益却相互穿插、难以明析ꎮ 在整体上ꎬ
袍哥与烟帮始终保持了互利合作关系ꎬ维系着流域内及其周边地区鸦片贸易的

市场格局ꎮ

四、鸦片种禁与地方权力对话

明末清初、尤其是乾隆 ２ 年保县城兴建以降ꎬ内地小商贩、逃荒者、戍边兵士

之类汉民逐渐在杂谷脑下游官道一线定居ꎬ而薛城、通化、威州也就演化为流域

内汉人聚居之地ꎮ 在光阴的消逝中ꎬ这些汉人社区经历了社会与文化整合ꎬ当地

的一些较大家族已转化为本地人ꎬ他们自称“老姓”“老户”ꎬ诸如薛城“张王李赵

徐袁焦七姓人”、杂谷脑的王家、通化的贾家、威州的车家ꎬ即是此类的殷实家

族ꎮ 其家族领袖往往接受过新式教育、知晓时局ꎬ他们希望在流域内涉及利害关

系的事务中拥有话语权ꎬ毫无疑问ꎬ鸦片种贩自然是民国时期区域内的核心利益

所在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后期ꎬ特别是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ꎬ民国政府不断对四川

当局施压ꎬ四川地方的禁烟措施较之前有所严厉ꎮ 作为四川的重要鸦片产区ꎬ民
国政府专门在理番县所属的第十六专区设立禁烟监察处ꎮ〔３０〕理番县政府随即通

令各乡、镇公所实行禁烟ꎬ且颁布«禁烟治罪条例»ꎬ从禁吸、禁售、禁运等方面制

定了具体规定ꎮ〔３１〕

此时段ꎬ理番县政府及其行政长官ꎬ无论自身情愿与否ꎬ均须与本地家族势

力形成对话ꎮ 这些由四川政府委派而来的县长ꎬ起初不免怀揣振兴边政的宏图

大志ꎬ然而一旦进入理番就会卷入鸦片贸易带来的纷争之中ꎮ 一些县长识时务ꎬ
懂得“划船”ꎻ而另一些更具抱负或者野心的地方执政者ꎬ诸如县长徐剑秋ꎬ则试

图控制、改变原有的鸦片市场格局ꎬ继而中饱私囊ꎮ 这样的想法与作法ꎬ均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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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风险ꎮ 士绅们谙熟文字的功用ꎬ一张状纸即可将县长置于被动境地ꎮ
在状告徐剑秋事件中ꎬ通化士绅贾开允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民国 ２８

年的贾开允ꎬ年仅 ２５ 岁ꎮ 他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ꎬ少年时他曾就读成都

学院史科ꎬ后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政训班ꎮ 与此同时ꎬ贾家与流域下游诸多实

力派汉人家族均有联姻关系ꎮ〔３２〕优越的教育背景、广泛的亲族与社会关系网络ꎬ
是贾开允成为当地士绅代表人物的先决条件ꎮ 而且ꎬ他本人对于区域内的政治

经济事务亦抱有极大热忱ꎮ
现存档案资料中ꎬ有控告县长徐剑秋及其他政府职员的文书十余份ꎬ控方包

括“理番民众”、贾开允等士绅、县府干事、保安中队官员等等ꎮ 通览之ꎬ便能发

现贾开允为检举徐剑秋作了缜密计划、精细准备ꎮ 篇幅所限ꎬ下文简要梳理几份

文书ꎬ以此勾勒贾开允与徐剑秋的互动情形ꎮ 理番民众向当时兼任四川省主席

蒋介石的呈文ꎬ最为精要ꎬ兹节录若下:
尤吾县地居边区ꎬ民智低落ꎬ无论中央法令如何严厉ꎬ而贪吏恶毒依然ꎮ 当

今各县禁政森严ꎬ人人视为畏途ꎬ而吾县今年红灯遍市ꎬ满地烟苗ꎮ 计吾县后番

今年所产烟土不下数万余两ꎬ而政府公然以烟纳粮ꎮ 后番各地见其烟土可以正

式纳粮ꎬ而运者又可正式纳税ꎬ各地人民皆以种烟、运烟为正业ꎬ对于采药、耕种

业而无人ꎬ至今田土荒芜ꎬ物价高昂ꎮ 若此以往ꎬ明年当复为烟区ꎬ恐人民尽成烟

癖ꎮ 尤可畏者ꎬ今年由县府运售购烟之枪弹甚多ꎬ日后禁烟恐扰成夷变之祸ꎮ 近

年由军方、政方运售之枪不可胜数ꎬ以今年之数量ꎬ夷人之势力尤较前盛ꎮ 素仰

钧座以民为怀ꎬ当有济之ꎬ免有害吾前番之庶民ꎮ 自徐县长莅任以来苛税烦多ꎬ
红灯每月分三等抽捐:一等八十元、二等七十元、三等五十元ꎮ

县府派有缉私队百余人ꎬ每两抽四钱、一百两抽四十两ꎬ如不纳者既完

全没收ꎬ且判以徒刑ꎮ 后番番民以烟纳粮ꎬ烟价最低ꎬ仅合法币洋一元六角一两ꎮ
再者县长及科秘均系烟癖ꎬ每日均集议于烟灯之下ꎬ而到办公室者仅仅少数

下级职员而已ꎮ 县长与其太太日闹四五场ꎬ有时竟互相持枪相斗ꎬ县长竟时隐避

于人家ꎮ 民等请示不得ꎬ素仰钧座关心民寞、澄清吏治为怀ꎮ 谅必彻底究理ꎬ以
儆效尤ꎬ而申舆论ꎬ余者不尽ꎬ谨此密呈ꎮ

叩请公安

理番民众拜呈〔３３〕

不难看到ꎬ此呈文罗列了徐剑秋五条罪状:后番地区禁烟乏力ꎻ大肆贩卖枪

支ꎬ为边区安定埋下隐患ꎻ前番苛捐杂税烦多ꎻ县长及高级职员染有烟瘾ꎬ致使公

务荒废ꎻ堂堂县长却家务混乱ꎬ猥琐不已ꎮ 当然ꎬ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并非本研究

关注重点ꎬ需讨论的是ꎬ“理番民众”何故状告县长ꎬ双方矛盾焦点何在? 其实ꎬ
关键就在于值得玩味的“理番民众”一词之所指ꎬ很难让人相信它涵盖了整个理

番县境内的所有人群ꎮ 假若说“理番民众”乃贾开允等士绅对于“民众”的张冠

李戴ꎬ或许此推论有些武断ꎮ 那么ꎬ联系文中语境即可知“理番民众”一定是比

较局限的ꎬ文书已经明示了一种特定的人群分类方式:“后番番民”与“前番庶

—１０２—

民国时期川西北鸦片种贩与族群政治



民”ꎬ不用讲ꎬ所谓“理番民众”实际所指就是“前番庶民”ꎬ主要是杂谷脑河流域、
特别是中下游一带的民众ꎮ

进一步讲ꎬ贾开允之所以能得到前番庶民的支持ꎬ就在于鸦片种贩问题上ꎬ
贾开允与他们有一致的利益ꎮ 矛盾的触发点ꎬ即是徐剑秋在禁烟事务上的双重

标准和措施:后番地区放任自流ꎬ而“前番”(杂谷脑河流域)则禁政严厉ꎮ 后番

地理与社会制度的特殊性ꎬ致使当局无力实质性推进禁烟措施ꎬ默许了“满地烟

苗”的事实ꎮ 更何况ꎬ以烟纳粮ꎬ且以烟换取枪支ꎬ均使得后番与徐剑秋政府获

得了各自的利益ꎮ 反观之ꎬ地方当局则对杂谷脑河中下游地区采取各项严厉的

禁烟措施ꎬ诸如三等红灯捐税、十两抽四两的高额烟捐ꎮ 所谓“不患贫而患不

均”ꎬ徐剑秋在理番县境内禁烟的两套措施ꎬ严重伤害了杂谷脑河流域广大牵涉

鸦片市场的人群ꎮ 不用说ꎬ通化贾家在内的大家族的烟土利益更是首当其冲ꎬ同
时ꎬ贾开允清楚地意识到以“理番民众”的身份控告徐剑秋经得住推敲ꎮ

对于此种不利局势ꎬ徐剑秋着手从两个方面来试图化解ꎬ一是行贿第十六区

行政督察专员谭毅武ꎬ使谭氏不再追究ꎻ二是秘密找灌县杀手ꎬ以图暗杀贾开允ꎮ
第一种方案似乎奏效ꎬ贾开允与理番民众、保安中队长等向谭毅武呈交控文ꎬ发
生在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ꎬ两个月后ꎬ谭毅武尚未表达明确的态度ꎬ双方只能相互僵持ꎮ
然而ꎬ事情很快出现转机ꎮ 贾开允终于等到再次向徐剑秋发难的机会ꎬ在第二次

呈报给谭毅武的控诉中ꎬ贾开允甚而向十六区公署施加了压力:
窃允于昨夜九钟许自友人处闲谈返家ꎬ甫抵大门即有人自门侧梭巡而至ꎮ

允隐约见之惊异其状ꎬ当仓皇向室内趋避ꎬ不数步即闻枪声数响ꎬ头上所着之帽

遂应声而下ꎬ发枪者亦纷纷逸去ꎮ 窃允前同属县士绅向钧属举发县长徐剑秋一

案ꎬ事隔两月尚未奉到钧属批示ꎬ徐氏难免不知ꎮ 数日前ꎬ允即闻徐氏唆使灌县

派出所威州缉私主任徐成柱暗杀允及其他同仁ꎮ 初未及防ꎬ殊竟演成事实ꎬ深觉

遗憾ꎬ理合电请备查ꎮ 再最近盛传徐氏已向钧座行贿若干ꎬ亦有将本案注销之

说ꎮ 虽道路之言不足为信ꎬ然历时如是之久而未得一结果ꎬ揆其情由ꎬ似觉不无

疑虑ꎬ故徐氏此种行为是否有所仗恃ꎬ允不得而知ꎮ 窃念一身存亡无足计ꎬ特恐

事态扩大糜烂地方ꎬ则允将为理番终身罪人ꎬ无法自赎ꎮ 并恳钧座念地方疾苦ꎬ
销患未然ꎬ将此提早解决ꎬ以靖后防ꎮ〔３４〕

引文清楚地透露出贾开允的气愤与不满ꎮ 除愤慨徐剑秋教唆枪手前来暗

算ꎬ贾开允把矛头指向了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谭毅武ꎬ认为徐剑秋之所以敢来

灭口ꎬ就在于官官相卫ꎬ谭氏作为了保护伞ꎮ 倘若没有十足把握ꎬ贾开允不至于

说出“盛传徐氏已向钧座行贿若干”ꎮ 贾开允此事件上的底气在于道义上ꎬ他处

在被人暗算的弱势地位ꎬ能在坊间获得同情ꎬ特别是得到诸多士绅的支持ꎬ故而

贾氏敢放出狠话:“一身存亡无足计ꎬ特恐事态扩大糜烂地方”ꎮ 此几乎就是在

威胁谭毅武ꎬ若事态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ꎬ必定会危及专员与地方局势ꎮ
徐剑秋暗杀地方士绅未果ꎬ事情却又败露ꎬ加之贾开允向行政督察专员摊

牌ꎬ谭毅武只能弃卒保车ꎮ 迅疾ꎬ谭氏便召集署务委员会议ꎬ通过了将徐剑秋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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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查办之决议ꎬ并报呈四川省政府:
据十六区专署查复理番县长徐剑秋撤职各案ꎬ据查该县长贩卖烟土、枪弹ꎬ

吸食鸦片ꎬ教唆杀人及非法逮捕各项ꎬ均有重大罪嫌ꎮ 该专属拟请将该县长撤职

究办ꎬ并称有关证件经面交贺秘书长收存等情ꎮ〔３５〕

可以想见ꎬ以贾开允为首的理番士绅几经波折将县长弹劾ꎬ此事件在流域内

引发热议ꎬ不到而立之年的贾开允借此名声大噪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贾开允在与徐

剑秋的博弈中获胜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士绅的支持ꎮ 与此同时ꎬ该阶层之内

部认同尚为薄弱ꎬ毕竟ꎬ其内部存在利益诉求差异ꎬ甚而部分士绅与徐剑秋存在

利益共谋关系ꎮ

透过文献梳理ꎬ本研究推论民国 ８ 年(１９１９)左右ꎬ罂粟开始逐步在杂谷脑

河流域种植ꎮ 与此同时ꎬ我们强调杂谷脑河流域的罂粟传入ꎬ乃是区域整体现

象ꎬ具有与黑水、小金川相同的区域历史背景ꎮ 四川军阀割据之下的防区制ꎬ使
得鸦片贸易成为最为快速扩充军费的方式ꎮ 在军阀与地方上层人士的相互妥协

下ꎬ理番县获准自由种植罂粟ꎮ
鸦片的收割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事务ꎬ诸如后番、四土、懋功等罂粟主要产

区ꎬ每年的固定时节总会吸引大量普通割烟工、烟帮、烟商前往ꎬ此景象被叫作

“赶烟会”ꎮ 沟壑纵横的杂谷脑河流域却是内地各色人群进入鸦片主产区的必

经孔道ꎬ与此同时流域内的各个族群也会就近或者按照约定俗成之习惯ꎬ前去上

述各地赶烟会ꎬ由此而结合为一个鸦片种贩的区域整体ꎮ 赶烟会论题上ꎬ需要关

注以甘肃洮州临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回商的商业实践ꎮ 在考察鸦片蔓延的区域

面貌之余ꎬ本研究聚焦具体而微的个案ꎬ希冀从与鸦片有关的往事中ꎬ理解流域

内的族群政治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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